
用陈楚白的话来

说：“大学为我们提

供了平台，在这个

平台上，你的能力，

决定你有多少种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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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考上了，但直到去

中科大少年班报到前，对于

王哲的未来，他的父母仍有

分歧。

在妈妈的设想里，她更

希望儿子能如常参加高考，

去北大、清华；而爸爸在经历

了少年班的严苛选拔之后，

觉得机会来之不易，不该放

弃。

中科大少年班最初的

“光环”，来自宁铂、谢彦波、

干政等一批少年大学生，在

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演变成一

场全国性的神童热。

受热潮影响，继中科大

之后，全国有12所大学先后

办起了少年班，在招生过程

中逐渐陷入了低龄化、偏科

化的误区。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受

困于教学成本、生源质量、学

生心理素质等原因，各校又

纷纷停办少年班。也由此引

发了对“超常教育”的持久争

议。

如今，全国仅剩中科大、

西安交大与东南大学仍开设

有少年班。

少年班到底是不是一个

“最优”选择？到底有没有价

值？经历过的人应该最有话

语权。

当年全国有12所大学办过少年班，现在仅剩3所还在办

钱报采访少年班毕业生，他们如今在做什么，当年的经历有何影响

少年班，是不是一个“最优”选择

改变：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初衷调整
在中科大少年班学院一楼门厅，悬挂着少年班往期校友

合影，从每期的合影人数，大致能看出少年班学生规模在上世

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经历过一波增长，而后趋于稳定。

“那时候中科大少年班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神’一样的

标识，能考上确实是非常（值得）骄傲。”闵万里，阿里云人工智

能首席科学家，中科大少年班 1992 级学生，入学那年 14 岁。

“高一的时候参加了数学竞赛，得奖后在寒假去中科大参加集

训，被老师苏淳教授推荐报考少年班。我们班上还有13岁入

学的同学，大家（年龄）都在13～15岁。”

与现在不同，当时中科大少年班是五年学制。“少年班的

教学方式是狠抓数理基础，不指定专业，到了大三下学期请学

生自己选专业。”闵万里说，他至今仍特别感恩当年打下的数

理基础。

毕业 20 年，每次提到他的教育履历，中科大少年班总是

很“抢戏”，尽管此后闵万里去了常年位列各种大学排行榜世

界前十的芝加哥大学继续深造，但在外人看来，都不如“少年

班”的求学经历更能证明他的“天才”。

闵万里并不认为自己“天才”，或许少年班的学生里有“天

才”，但对大多数学生来说，“天才”是一种过誉的形容，甚至是

对他们努力的否定。

在他看来，少年班最宝贵的是在超常教育领域实践积累

了很多有益经验，知道如何对学生个性化因势利导，并鼓励批

判性思考。这些让他至今受益。

少年班学院院长陈旸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及，中科

大少年班能维持至今，经历了相当多的转变。“如果说少年班

成立初期，我们的初衷是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话，那么如今，

我们更希望探索一条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模

式。”

妥协：不再过分限制年龄的创新班出现
2010年以后，在少年班30余年办学经验的基础上，中科

大在秉持以往特色招生选拔模式的同时，逐渐放宽了年龄限

制，在“少年班”之外又开办了“创新试点班”。今年即将读大

三的王昌煜是创新班学生，他告诉钱江晚报记者，学院针对创

新班与少年班的学生，开设的课程、授课老师都基本一致。也

就是说，除了年龄外，学校在教学资源上对两个班的学生是

“一视同仁”的。

王哲高中班主任黄强说，当初他听到这个消息，就有了一

些推测。“现在的学校，往往更乐意把尖子生送去清、北，而中

科大新推出的创新班则是与少年班同时在高二招生。”这种做

法，一是为了避开清、北的“围剿”，二是把提前入学作为它的

最大卖点。但在黄强眼中，这多半也是出于生源考虑的无奈

之举。

占到整个少年班学院人数四分之三强的创新班，不再将

年龄作为限制，从中也可以看到中科大少年班在教学理念上

的转变。

选择：少年班毕业生不少活跃在商界
中科大少年班学院大四毕业生陈楚白，即将去美国加州

大学伯克利分校化学专业硕博连读，对于自己的求学之路，他

说是“意料之外”：最初没想过要上中科大，去了少年班学院他

没想过要出国。

“大二以后，很快进入了实验室，开始专攻科研。”陈爸爸

说，少年班学院的老师很严格，所以也有学生会挂科。事实

上，每年都会有少年班学院的学生因为课业等原因选择退

学。“少年班里确实有一些理解力超群的天才，但大部分人依

靠的还是后天的努力。像楚白在科大，从周一到周日，每天都

要忙到晚上十一二点才睡，四年下来，连近在咫尺的黄山都没

去过。”

“其实我和他妈妈比较现实，当时想让他选金融、管理或

是中科大的 3+2 项目，在国外读个硕回来，好找工作。我们

觉得做科研又辛苦又清贫，但楚白说谈钱太俗，他想做学术。”

陈楚白同时收到了伯克利分校、布朗大学等三所大学的录取

通知，学费全免，每年还有3万多美元生活费。最后选了伯克

利分校，8月初已去就读。

看起来，陈楚白走的每一步都有偶然的成分，但归纳起

来，他的求学路径在中科大少年班学院里非常典型：奥赛出成

绩——被少年班学院录取——专攻科研——出国深造。

陈爸爸说，楚白的同班同学里，三分之一以上选择了出国

求学，还有三分之一选择保研去了国内各大知名高校与研究

所，高达80%的学生选择了继续深造，直接就业的属于少数。

中科大去年曾做过统计，过去38年里中科大少年班共毕

业超过 3400 名本科生，约 90%考取国内外研究生。毕业十

年后的学生中，有超过 200 人成为国内外名校和科研机构教

授；另有 55%投身于企业界、19%活跃于金融界，在世界 500

强任职者达到35%。

用陈楚白的话来说：“大学为我们提供了平台，在这个平

台上，你的能力，决定你有多少种选择。”

跟浙大文科资深教授史晋川说起“少年班”的话题，他忽

然问我：你怎么看超常教育？

这位 77 级大学生的同学里，也有几位“天才少年”，比如

他的同班同学、现任浙大副校长罗卫东，上大学时也未满 15

周岁。

“‘少年班’是选拔能力超常学生的一种方式，这我是赞同

的，但要不要独立成班？我认为值得商榷。”史晋川说，以他亲

身经历来看，真没有独立成班的必要，“77 级大学生的生源算

是历届里包容性最大的了吧，年龄跨度相差十几岁，一样相处

融洽。那时候请卫东帮我们传情书，摸摸脑袋，他开开心心就

去了，现在想起来都还是很美好的回忆。”

如果需要特殊照顾、资源倾斜才能培养出人才，教育失之

公平，又怎么证明这些学生具有“超常能力”？

包括中科大少年班在内，国内对能力超常学生的培养基

本是依靠“加速”来完成。

这至少说明，12 年制传统教育是有很大弹性空间的，未

必适合每个学生。

超常教育有没有问题？有。但问题不在于它是否有存在

的必要，而在于它还不够完善，比如有不少评论认为少年班是

“拔苗”班，未必有利于孩子成长。

史教授最后说，人生漫长，何处不可学，顺其自然吧。

这苗，到底拔不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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